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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中的梦叙述
○ 赵 勇

事是镶嵌于此“虚构”的附属结构。梦故事，有时是作

为次叙述，在叙述文本的情节长度中占据较小单元，成

为现实界主叙述的信息注脚；有时即便成为主叙述，比

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这样的奇幻电影，以爱丽丝的梦

之历险为基本情节，但影片的叙述框架仍会将其“虚构”

性加以标记，比如强调其故事底本来自于一本童话小说

或幻想类文学，以此提示电影故事“不可当真”；或是借

角色人物之口作为显身叙事者向另外的假定“听众”来

讲述一个故事。这两种方法都是一元论时空的立场，也

就是说电影故事底本承认梦时空的“虚构性”本质。

但是科幻电影中的梦时空在底本世界中占有一个与

现实界同等“真实”的位格。科幻电影的梦世界是“虚

拟”时空。它模拟真实，意图替代现实或建构平行化

的“真实”，它具有多元性维度。符号学家洛特曼（Juri 

Lotman）认为，“作家在选择某种体裁、某种文风、某种

艺术流派的时候，也就是在选择一种打算对读者使用的

语言，这种语言便进入了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特定民

心像叙述，包括了梦、白日梦、错觉、各种原因引

发的幻觉。梦境本身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行为和结果，

而科幻电影则对其进行二次讲述。梦叙述在幻想类电影

中颇为流行，一般表现为两种文本：以《一条安达鲁狗》

（Un chien andalou）、《妖夜荒踪》（Lost Highway）、《爱

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为代表的隐文本，

它们营造了亦真亦幻的梦世界，但却是一种沉浸式的叙

述，是一种奇幻文本；另一类以《盗梦空间》（Inception）、

《源代码》（Source Code）、《黑客帝国》（The Matrix）、《阿

凡达》（Avatar）为代表的科幻显文本，梦境与梦象的“结

构”成为科幻电影“二次叙述”的谜题。

一、作为二次叙述的梦文本

它是以对梦象、梦境的虚拟呈现和时空跨轴为主叙

述。传统电影中，“梦者说梦”是一种虚构性质的情节模

式，梦者被设定为一元化真实世界的叙述者，梦时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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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科幻电影对梦境为代表的意识世界进行了呈现。它通过“框架区隔”将故事文本分成两个时空交错的世界。

梦叙述的事件和内容在科幻电影中是一种“二次叙述”的行为。科幻电影的文本体裁决定了其风格标记“仿

科学文本”是一种“真实性”虚构策略。因此科幻电影中的“梦叙述”不能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梦故事建构，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浪漫主义的超现实臆想。这类电影文本在情节上体现为梦者是双层时空的叙述主导者 ；在

形式上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套盒结构。在时空的穿梭中，梦者是存在时空中的感知 - 认知性主体，并从中省

观自身，获得对自我的解释力量。

关键词 : 梦叙述   框架区隔   仿科学文本   跨层时空   自反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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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特定人类艺术语言的复杂等级体系”[1]，科幻电影

是一种虚构性的艺术体裁，但梦叙述被理解为一种虚构

框架内的平行时空，它假定梦世界与生活界具有同等的

物质性与现实性，而且这个假定被给予“科学文本”式

的风格标记。在此类电影中，梦境是故事的基础语义界，

而所谓的“现实界”也只不过是一个专名，它并不指涉

具体历史的现实逻辑，不再具有验证时空真伪的功能。

这就是对科幻电影中梦叙事的时空观设定。

奇幻类电影文本形式为“ 幻文”，它“包含有文笔

的奇趣瑰幻与所叙之事的奇异变幻。以极幻之文 , 造极

幻之事 , 言极幻之理 , 这是……所祈求的极真的艺术效

果”[2]。但是，科幻电影对梦叙述的时空给与“真实性”

符号佐证，甚至构成了特别的修辞术——“仿科学文本”。

它指的是为了将梦叙述所需的时空观让人信服，影片部

分段落专门构筑了相对完整的解释性场景：在其中往往

出现各种学科专业人员角色，比如“神经科医生”，“计

算机天才”等人物形象，在实验室、会议室等象征严肃

科学道场的环境，进行一番“演讲”性说辞；在陈述性语

言中，夹杂有相关领域专属逻辑概念；同时还要配以各

种数据演绎图，精密仪器的特写画面。在这仿科学文

本中，运用了以下叙述技巧：典型化人物——有专业人

员参与，他们是新型的“催眠师”；演讲式的情节，一般

是专业资深人士向主人公讲述穿梭于梦时空的“科学原

理”，一般来说这是个“科普”段落，一些科学概念混杂

于日常对话段落中，此时流畅的外部情节叙事往往被中

断，处理不好难免带来冗长感。但对科幻迷来说，必不

可少。科幻电影中这样的“仿科学文本”的叙述段落是

必要的，它作为一个风格标记，彰显了科幻电影的体裁

特点：“科学仪式”是“幻想故事”的修辞术。

梦者进行自我叙述。“任何叙述都是一个主体把文

本传送给另一个主体”[3]。在虚构叙述中，虚构世界的

叙述者将一个有人物卷入的故事讲给受述者听。叙述者

可以是虚构世界的人物，也可以隐藏在叙述框架之后。

在普通的虚构叙述中叙事者与受述者必然是两个独立的

主体，两者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但是在梦叙述中，

其叙述者与受述者是同一个主体分裂后的产物。梦叙述

是主体的一部分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这

有点像日记文体，或者说是一种内心对白。梦者的一部

分自我，向另一部分自我叙述。《盗梦空间》，柯布作为

盗梦者进入富二代费舍脑中植入思想，潜入他人梦境。

可是梦世界是费舍脑中主观世界，随梦者意识活动瞬息

建构各种梦象时空。柯布虽然作为入侵者，却也是以“睡

梦”形式穿越于其中。这个故事的基础语义域其实是柯

布的梦。以柯布的梦时空来看，他正在做梦，并梦到他

自己进入费舍的梦。柯布梦见自己在费舍的梦中植入思

想，这梦的框架是受命于柯布作为叙述者的，他的梦讲

述了一个自己入侵他人梦境的故事，而这是个梦中梦，

也是柯布自己的梦（他此刻在梦外睡眠），而受述者也

是他自己，他在梦中“看到了”自己的梦，但这个梦却

伪装成了他者之梦。

日本近期动画片大师新海诚作品《你的名字》（君

の名は）也是一种类似的型文本。它之所以被称为科幻

而不是奇幻，恰在于片子后面一对少男少女梦中互换身

体的交互时空被一些有类型储备的科幻迷解读为“平行

宇宙”（图 1）。片中男孩一直把换得女儿身看成是自己

的“春梦”，将其当作虚幻世界的产物，直到后来发现

梦中自己经历的世界的确是“实存”过的世界。这给与

了梦时空以“真实性”标记。他意图改变彗星给小镇带

来的灾难从而改变历史，所以在神秘洞穴带着手环，喝

下口嚼酒进入了昏睡状态，从而到达那个梦时空，挽救

了一场灾难。该片出现的“彗星撞地球”导致故事人物

时空穿越，是科幻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类平行

时空叙事模式中，强调人物回到过去并没有改变历史，

而只是时间发生了“小径分叉”[4]，历史不再是线性前进

而是在新的时间节点增生枝蔓，然后在各自宇宙时空中

各自独立发展下去。平行理论给本片男主角的梦叙述情

节——“一分钟拯救”式的危机，一个实存独立的发展

空间，让这个梦时空得以逃逸出梦的虚妄性，并给于梦

世界一个自足生产的可能。此片一个亮点就是将梦叙述

图 1 《你的名字》小径分叉的平行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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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时时空叙述的有机结合。男孩想要拯救一个小镇和

那个女孩，如果把他穿越进入女孩身体和过去时空看成

是一种梦叙述，我们就应该理解这次拯救是男孩主体意

识的体现，这个意识中心产生的焦虑被积极地建构为一

个关于穿越拯救的梦故事，作为梦者，自己作为叙事者

向自己讲述了这个拯救的故事（确实，这个秘密只有男

孩自己知道，也就是说具有私梦的特点）。在一个现实

化时空中，灾难发生了，小镇消失了。但在他的梦世界中，

同时作为受述者的那部分自我欣然沉浸于梦世界建构的

结果：他自己认为，小镇因为他的拯救行为得救了。

它构筑有关梦时空框架的谜题电影。梦究竟是什么，

它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它与现实界到底是什么关

系？它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什么位置？梦中有怪异的

没有现实指称性的梦象，但也有生活中的信息残像，但

却以不确切的逻辑相联系。人们探索梦世界，意图把握

这个领域的努力至今没有停歇。这反映了人们对“做梦”

这个日常行为仍然陌生，好奇依旧。长久以来，人们便

相信做梦是有意义的，是某种生命密码的暗示和传达。

为了建立意义通道，人类开始了“释梦”行为。因为梦

世界的非理性，而意义又呈现出混沌不清的局面，导致

每个人对梦的解释都是人言言殊。释梦是梦境接受者，

对梦叙述中叙事发出者传递出的信息，进行的一次解码

过程。但是人类对梦世界的规律认识尚不清楚，这样的

解码必然困难重重，这导致谜题叙事的出现。科幻电影

中的梦叙述本身暗示着重要生存信息，但却没有科学的

解码手段，因此本身构成斯芬克斯式的谜题，诱导着人

类前仆后继。

梦叙述是谜题，而科幻电影是二次叙述，也就是用

电影的手段来呈现这个晦暗不明的底本时空，这个二次

叙述体现在“时空交错”的镜头语言上。因为电影通过

时空穿越来将梦时空与现实时空并置，在多元时空观众

将梦时空的特征以类比和对照的方式体现出来。时空交

错的非线性，增强了述本时空的读解难度，因而加深了

谜题叙事的复杂性。 

叙事学中提出的“不可靠叙事”是谜题电影的第二

种策略。“一旦叙述者说出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

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隐含

作者不可靠”[5]225。隐含作者规定了叙事行为是具有清晰

意向性的，因此可以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一个合一的意

义向度。如果叙事者不清晰或文本结构多元复调，都会

加大故事接收者对意义单元进行整合的难度。比如《盗

梦空间》中的梦世界，赛舍的梦既有他的欲望愿景元素，

也有它潜意识的防御要素，它们都伪装成梦的空间意象，

不直接发出信息。而柯布的梦和赛舍的梦不断交叠融构

成套层梦导致梦者在梦境内外视角中都无法识别梦象所

带来的有效信息。

因为梦叙述中叙事者的隐而不见，导致对信息发送

者的意图中心无法猜度。梦叙述是梦者自我的一部分向

另一部分叙述，那么这个主体自我的“一部分”仍是一

个不够清晰的划分。事实上，作为叙述主体叙事者和接

受者的那“一部分”一直是在变动不居中。想要获得可

靠的信息本就不可能。科幻电影中的梦叙述中信息指向

的混沌性，这在现代叙述学看来就是“不可靠叙述”。不

可靠叙述是谜题电影的又一特征。科幻电影往往把梦时

空和现实时空等多元时空并列在一起，挑战现实一元时

空的叙述权威，这导致故事人物迷失在复数时空，身体

与意识各自分离消散找不到对方。

在一般现实逻辑中，现实主义的作品相比于超现实

主义文本其文本体裁的叙述可靠性更高，是因为，以生

活现实做锚点的人的经验世界，可以检验叙事文本与其

契合度。幻想类文本意象世界距离实在性太遥远。“《盗

梦空间》的谜题结构曲折迂回，观众需要区分不同层次

的梦境，以及梦境之间的情节关联”[6] ：柯布是作为盗梦

贼身份出场，成就了几单买卖后，被人雇佣，要求进入

富二代费舍的梦中植入思想。这个开场是以一个现实化

的日常世界开始的，这个时空世界的实在性不可置疑。

一般来说开场场景的时空性质奠定整个故事的基础语义

域，也就是说开场处的这个柯布“盗梦者”的身份是现

实界的，他要承担一个“盗梦”的叙事任务。“催眠”过

程也出现在这个现实空间。在梦叙述那里，身体停留在

现实域，意识中心属于梦世界。但是影片发展到后面，

那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出现在开场现实域中。我们之所以

确定，这个现实域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催眠”这个情节

动作上的，催眠前为“现实域”，身体留在了“现实域”，

因而身体具有了实在性表征，因而也肯定了这个时空在

梦境之外。但是永不断旋转的陀螺作为梦境世界独有的

梦象，彻底颠覆了这个催眠前身体所在的世界的“实在

本质”，最终本片叙事的基础语义域失去了锚定一元时

空的价值。叙述框架的性质被改写，导致了叙述的不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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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露文本的框架区隔

“意义是意识与世界事物的联系，意识产生意向性，

把事物激活成意识的对象，同时对象使意识成为获得意

义的意识，主客观之间就产生了意义。但是对象不可能

是整体的事物，意识要获得意义，意向性必须把事物的

一部分观相区隔出来”[7]。既然梦叙述本身是一次叙述行

为，而科幻片作为二次叙述来讲述这个“梦叙述”，这其

实是关于叙述的叙述行为。通过提示这是关于梦叙述的

叙述，暴露叙述框架，让时空跨轴成为情节点。虚构叙

述的文本用双层框架区隔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的边界

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一度区隔是再

现框架，把符号再现和经验世界区隔开来”[5]74（图 2）。

比如《源代码》的片名是“源代码，Source Code”（也称源

程序），是一组具有特定意义的，可以实现特定功能的字

符。这是一个来自计算机领域的术语。如果是在科研场

域放出这段视频文本的“标题”，我们会认为这是一部科

教片。但是电影观众其实明白自己是在科幻片文化规定

中来看这个片名：这是科幻片的叙述策略，给影片带来科

幻魔力，并作为一个诱导性解释项来提示虚构故事的解

谜方向。“艺术的实质是非功能，非实指，脱离外延意义”[8]，

这样经验世界的“Source Code”的实在性影片体裁的规定

性被替换为一个虚构世界一个“真实性”的风格标记。“一

度再现是透明的，其中的符号文本是‘纪实型’的，直接

指向经验事实”[5]75。在一度区隔中，观众总会把科幻电

影中某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宽容地理解为一种“科学联想”

并给予严肃讨论。比如用平行宇宙的理论来解释《源代码》

的结尾，强调另一种时空的存在。比如《盗梦空间》中“梦

中梦”的谜题效应。  

当然这种透明是假象，是再现制造的幻想，不注意

的话就会出现“再现谬见”。科幻片是对某种科学原理

的“幻想”解释和虚拟呈现，但是也会导致某些科幻铁

粉对片中某些理论的“叙事化推演”等同于科学逻辑的

推理，从而忘记了科幻电影作为“虚构文本”的本体立场。

梦时空的实在性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关于梦

时空的解释项才异彩纷呈，这也就是科幻电影梦叙述这

个亚类型带有谜题色彩的原因所在。

科幻片在总体叙述时空中，区隔出梦时空和梦外时

空，这是个二元结构。那么电影媒介如何在文本中呈现

这种时空差异，这就需要在一度区隔之后的科幻片文本

中再来一次二度区隔。故事中的梦者作为角色人物“做

梦”引入梦空间。梦空间就是对故事时空二度区隔后的

结果。在这梦空间中，梦者对梦空间的“虚假性”是有

一定清醒认识的。他知道这是一个梦，具有虚假性，而

且他知道该如何影响这个梦的运作，他知道自己是这个

梦时空的“闯入者”。（请注意，在日常的梦叙述中，大

多数梦者在梦境中很少有对梦机制的质疑，如果意识到

自己是在做梦，就会醒来，或进入梦中梦）。但是因为

在科幻电影文本中，梦叙述是一个被“嵌套”的异文本，

这个被区隔的空间，是电影的二次叙述。电影中的梦者

是梦世界中清醒的主体，但是为了维持梦的机制，人物

必须扮演梦中分配的新身份而不能向梦中人道破谜底

（即便道出，也无人相信，因为梦中各色人物是二度区

隔形成的虚构空间的个体，他们无法自证作伪）。所以

科幻电影的梦叙事中的人物都是对梦空间采取了“有意

犯框”的行为。甚至可以说这是类型主人公的最主要叙

述功能。

在此类型中，梦者知道自己是梦世界框架的主要

创建人和叙事者，《盗梦空间》中盗梦者知道自己如何

操作做梦仪器；《阿凡达》男主角慢慢学会控制阿凡达假

体；《源代码》中的主人公利用梦世界是可以“多次倒带

重来”的性质，与片中女主角建立起亲密关系。同时梦

者也深知自己所创立的梦世界毕竟存在于一个“二度区

隔”之中，倘若梦者在知道这个“区隔”性质后，仍然留

恋于彼世界，那就会产生《源代码》式的悲剧，一个不

愿醒来的“梦者”。 频繁的穿越与多元空间、多次犯框，

也会导致身体与身份关联性丧失，人的自我意识也就逃

逸出阴阳五行之外，自我迷失在所难免。

图 2 《源代码》主人公胸部以上的线路，象征脑科学的“真实性”

符号

科幻电影中的梦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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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层时空的中的自我
  

跨层是“通过嵌入叙事跨越界限的一种故意违规

行为”[9]，是对叙述世界边界的破坏，而一旦边界破坏，

叙述世界的语义场就失去独立性，它的控制痕迹就暴露

出来了。所以科幻电影中的梦者穿越进入各种梦世界，

就是为了干扰梦世界的自主逻辑，体现了一种对梦叙述

的控制欲望。科幻电影其他题材，比如外太空叙事、人

工智能叙事、生物变种叙事，都是指向一个可见的公共

性危机的隐喻。这些故事主人公往往是孤单英雄，因为

他要代表有预见有智识的人为总体化的人类社会谋取福

利，解除危机。他首先体现为具有责任担当的社会自我，

其次才是私情。

梦叙述的特点是私密性。虽然人人都做梦，但梦却

始终是个人的。梦叙述的科幻电影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之

谜，尤其是作为个体化的自我的认同问题。在电影史上

曾流行过心理电影，意识流电影，精神分析类电影，它

们也都把叙述对象转移到了微观生活中普通人物的心理

世界。但是它们都没有把梦叙述中的自我安放在合适的

价值区位。比如心理电影和精神分析电影，将梦世界自

我设定为“病态”人格，是现实中的自我需要涤除的部分，

毫无正面价值可言；而所谓的意识流电影，叙述形式上

采用了梦境表征，但是却模糊叙述焦点，将梦叙述本身

悬置不谈。科幻电影通过双层区隔来“照亮”梦叙述部

分，并对其运作特征进行了虚拟呈现。尤其近来的科幻

电影对梦境展现大多奇幻瑰丽，异常迷人，往往被刻画

为梦者的“伊甸园”：在《盗梦空间》中现实的柯布有一个

隐痛，那就是痛失爱妻，非常自责，但正是在梦中，柯

布才能以各种方式与其相遇；《源代码》现实中主人公躯

体缺无，他真正的生命已经扎根在那个程序设计的梦境

中；《你的名字》男孩换身为女子，由起初的触发式惊奇，

变化为超时空恋爱。这些梦境不再只是诱惑人堕落的陷

阱或人生死结的暗示，它是人物命运的重生的隐喻。“人

不只有一次生命，人会活很多次，周而复始，那便是人

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  [10]。这些梦者通过穿越梦境，开

始自我反思，重置自己的身份，进而整理了自己精神秩

序。不同的时空中，梦者扮演不同的身份，但这种扮演

充满着自我矛盾。因为自我突变的环境中无法自如的选

择与身份有关的感知勾连和意义勾连。

 （一）不能自反的迷梦者

“科幻电影中的‘虚拟现实’中通常有两个叙事空

间，一个好像是另一个的梦境，让电影人物有迷途者

和觉醒者的差异。另外，因为现实和梦具有相似性，

所以会打乱观众的认同顺序，进而出现惊悚或惊惧的

效果”。[11] 在日常的梦叙述之中，梦者无法知道自己在

做梦。梦者醒来才能依稀确认梦中事情没有发生在现

实世界。同层时空框架内的要素无法验证自身的真实

存在。比如生活中，人们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做梦，便

用手掐自己肉，如果疼就认为是在现实中。其实在梦中，

你用手掐自己肉，也会疼。验证人是否活着，最好的

办法就是死亡，可是一旦死亡就无法验证活着是什么

状态，这是个循环论证，也是个悖论。梦者的“梦未完

全脱离意识的连续性，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梦中都可以

找到若干细节，都是从昨天或前些日子的印象，理念

与情绪引起的”[12]。梦者确实会在梦者向自己提问梦中

的真实状态是什么，《盗梦空间》中以各种梦象身份伪

装的爱妻，永不停转的陀螺都是现世界在梦中对柯布

给与的“真实性提示”，仍然无法让梦者靠自己力量轻

易醒过来，除非是以巨大梦魇到来。（图 3）《你的名字》

在影片前半部分，男孩做梦进入女孩所在时空，互换

身体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状态中的，男孩与女孩都将“互

换身体”看作是无能为力的奇异事件。

 梦中的梦者具有了梦叙述赋予的身份，那个身份

将自我牢牢地粘连在那个时空，即便是这些梦境穿越者

残余着那个穿越前的身份感，梦者不能在梦中“苏醒”

便成为梦叙述作为区隔化的显著表现。表现此类阶段的

梦叙述场景多为“景观化叙事”，重点突出人物初涉梦

世界时的惊奇体验，比如《阿凡达》瘸腿的主人公第一

次进入阿凡达后奔跑于山林的场景，此为体验型叙述；

《源代码》中男主角对梦中火车环境各色人物的观察反

映，日常环境被陌生化，主人公满满的好奇心（图 4）。图 3 《盗梦空间》陀螺提示了人物作为“自反性主体”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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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梦中人物知道自己在做梦，则进行“梦中梦”

中国式套盒，指的是按照这个民间工艺品那样结

构故事：大盒子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小的一系列套盒，

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延长到无限小。《黑

客帝国》中尼奥一开始生活在矩阵世界，并把矩阵化虚

拟世界看成真实界。墨菲斯在矩阵世界中让他在两粒药

丸中做出选择，一个药丸起到叫醒功能，一个药丸是继

续入睡。奥妮吃下药丸，来到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墨菲

斯定义的现实界，这个现实的语义域是人类未来的人机

大战，人类被人工智能打败，社会被人工智能接管，一

小部分人类躲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城市 Zion 中（它俨

然带有某种前现代的原始氛围）。该片吊诡的地方在于，

电影文本指称的梦世界面貌反而更接近于我们的经验世

界——尼奥作为某公司“程序员”的身份空间和居于其

中的大都市社区空间，都无限逼真于此在现实界（典型

的现代中产阶级空间），但此空间却被情节设定是矩阵

虚拟世界。尼奥“苏醒”后发现在文本命名的“现实界”

中，自己真实的身体被饲养在一个个容器中，长期处于

睡眠状。而这个“现实界”却无比的“非现实”，一个梦

魇般的世界。我们上文所说，梦者在梦中无法自我验证

真假，虽然尼奥曾在拒绝一群年轻朋友参加舞会时候问

大家是否怀疑过自己所在的生活是不是梦境，但注定永

远不能自我解答，除非是在梦境之外才可求证。但就在

这个时候，孟菲斯给他了药丸，让他苏醒。梦者的“苏醒”

情节若发生在梦者所在的世界，如何能起到叫醒功能呢？ 

在《盗梦空间》中，苏醒的方式是通过梦中做噩梦或梦外

强刺激从容摆脱梦外身体沉睡状态。在《黑客帝国》中，

这个吃药丸苏醒的情节若发生在矩阵设置的梦叙述中，

那么这个苏醒情节理应是梦世界的产物（图 5）。而在尼

奥苏醒后被推选为救世主的所谓拯救“现实界”Zion 城

市中的人们倒像是另一个梦叙述。《黑客帝国 1》中所谓

的矩阵世界与 Zion 城市代表的两个世界宛若平行性质

的世界，梦境和现实界不过是一个专名，你可以把这俩

个专名随机赋予两个世界中，因为这些专名没有现实性

指称，全都是虚幻世界。

 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尼奥吃药丸”这个区隔化的情

节中来：尼奥吃下药丸，陷入沉睡，做了一个梦，梦见

在另一个未来世界，自己被一个陷入决定的人类小城邦

呼唤为“救世主”……。这样这两个二元时空陷入鸡生

蛋蛋生鸡的老问题，一个梦者进入梦世界，在这个梦世

界中，有人告诉他这是梦境，让他苏醒，而当他醒过来

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更像是梦境……。这种时空套层

谜题，让故事人物开始反思当下时空中自我的存在与感

知。秘鲁作家略萨认为“当这样一个结构在作品中把一

个始终如一的意义——神秘，模糊，复杂——引进到故

事内容并且作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

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

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效果。”[13]《盗梦空间》故事使用

了更复杂的梦中梦结构。中国式套盒不是简单的几个时

空的互相包含，更不是一般意义的复杂的虚构技巧，它

其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没有“原本时空”的“复制”与

“虚拟”。在这个层次上的梦者，其主体自我因为本体时

空无法验证，就会产生怀疑主义，主体陷入严重焦虑状

态。梦者暂时安顿自己的方法就是不去隐藏焦虑，“沉浸”

到所在时空中。

（三）梦境外验证跨层，故事多为交叉复线结构

当然如果电影文本确定无疑地将现实域表征为梦者

苏醒后的时空点，不再陷入梦中梦叙述，那么这个故事

图 5 《黑客帝国》尼奥服用决定“苏醒”的药丸

科幻电影中的梦叙述

图 4 《源代码》主人公只能在遭遇火车爆炸，自己梦中被杀，才能

穿越回来

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三期83-160页.indd   135 17-6-2   下午2:29



136

理论
前沿 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134 期

就会变为一种较为清晰的梦境冒险。在这个梦叙述中，

谜题性氛围开始降低，也就是说梦叙述清晰明亮，对梦

世界的神秘性进行去魅。在《阿凡达》中，男主角所在

的人类把做梦看成是侵略潘多来星球的技术手段，因

为通过技术化“做梦”，人类战士仿佛穿上“新式太空

服”——阿凡达，以此“欺骗”潘多拉星球的原住民。

在这个故事中，男主角的身体与阿凡达假体“同框”

于潘多拉星球（图 6）。在后面的一场戏中，男主角成为

阿凡达后逐步同情潘多拉星球，反而帮助它们反对人类

入侵。可他若要成为潘多拉原住民战士一员，就必须保

证身体处于睡眠状态。梦者在现实界是身体睡眠状态的

杰克，受到一个残酷将军的威胁，杰克身体所在容器出

现漏气，他面临窒息状态，而另一空间是杰克意识统治

下的阿凡达在战场激战。在这里梦时空和现实界的叙述

区隔转化为同一底本时空下的交叉蒙太奇复线叙事。这

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梦者能够准确锚定现实时空与梦

时空的关系，他清楚地知道进入梦世界是为了帮助克制

现实界人类的实际入侵。

四、 主叙述转向：做梦 - 说梦 - 释梦

 电影故事对梦世界的表征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其

一，梦者做梦的演示，一般是作为插入式次要情节，像

麦茨所说的括入式组合段的方式，隶属于非梦逻辑的主

情节，或者像库布里克的《大开眼戒》（Eyes Wide Shut）

等心理电影，以梦为主叙述，但却在结尾或开头点出梦

叙述的不可靠特征；其二，梦者事后陈述梦的回忆性内

容，“说梦”优先于“做梦”，而且为释梦提供依据；其三，

人物对梦象的解释性情节，释梦情节表现了人物对自我

精神结构的探索意识，是主体性觉醒的标志。

 梦者做梦，作为可能的施动者却无法以清晰的意

志干预梦逻辑，甚至梦者都无法在梦事件中识别并指认

自我——梦者不知自己在做梦。也就是说梦者对自我的

主体性处于永远的延迟与隔膜中。当梦者在做梦时，现

实中的梦者处于睡眠状态，其实他对自己的施动行为一

无所知，以现实界逻辑来看，梦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

造成“事件性”，可以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就是

说“梦者做梦”在现实逻辑中不具备事件属性，也就没

有情节价值；“做梦”对于现实梦者的主体性来看，也因

此而无法赋予伦理性价值。在一般性的电影文本中，梦

者做梦，不属于主情节叙述，梦世界的影像演绎只是起

基本情节的辅助解释功能，只有在本文提到的此类有关

梦叙述的科幻故事中，做梦才成为一个基础叙事域中的

事件要素参与文本情节构建。

但是梦世界的信息是以什么途径传递给梦者甚至

他人的呢？在现代脑科技介入梦分析之前，只有采取

梦者“说”梦来解决。梦世界经验无法共享，因为其针

对梦者个人具有朦胧的可见性，因此它是具有私密性

的隐语。梦者说梦，“说”体现了二次叙述的表征。梦

者说梦在电影中是个经常出现的情节。在这种情境中，

梦者事后讲述中曾经做过的

梦世界内容，梦者讲述梦中

以“我”为视角策略重构而

成的完整情节链；同时梦者

说梦的场景也作为一个情节

要素出现，此刻梦者在梦中

的“我”和讲梦的“我”构成

双情节结构。但是在叙述等

级上，“说梦”无疑具有比

“做梦”更重要的位置，因

为“说”这个情节动词是镶

嵌于基本故事现在时态中

的，它指认梦者身份的临时

性——做梦是过去时的，它

是时间序列中跳脱出来的一图 6 《阿凡达》梦者知道如何运用“阿凡达”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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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做梦本来作为一种私密性的个人事件，在“说梦”

的修辞性情节中，也就变成一种公开展示。总之普通

电影中的梦场景，“做梦”过程是以“说梦”的形式策略

得以呈现的。但是本文提到的科幻类型中，梦叙述的

情节特征尤其体现在“做梦”的情节价值得到了颠覆性

的提升。做梦的“动作性”被作为显情节，这得益于科

幻电影这一体裁所赋予的风格标记，因为“做梦”在“仿

科学文本”被给予“现实可能性”的解释。做梦是梦者

有意识的行为动作，具有现实意义，梦世界与现实界

不再只是主客体世界反应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二元

复合时空的交叠，它们谁也不能取消谁。

传统的解梦叙述，把梦世界看作是现实界的“隐喻”

与“换喻”[14]，通过借助“梦象”，寻找现实界运行规律

的症候。梦世界是不依照梦者意识为转移的他者性存在。

在这种故事的梦叙述中，梦者对梦中的自我缺乏自反性

观照。反而是在科幻电影中，科学性假设给与了梦者以

建构梦世界的特权，他将能够给与梦中的自己特别行动

权。梦者在自己梦世界中将要获得什么样的自由伦理？

在这个叙述框架中，梦者需要对这个建构的世界负主责，

这唤起了它的主体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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